本檔案未經整理

可以同時接受科學和宗教嗎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雷敦龢

前  言

無神論是二十世紀的特徵。五四運動曾主張科學和現代化，使宗教在一般人的生活中，降低了它的重要性。很多年輕人不覺信神、拜神的必要。面對這種情況，信神者怎麼辦？他們可以反抗五四精神、恢復過去的習俗；也可以反省宗教和科學的關係，看是否能把這兩個因素配合在一起。假如能同時接受科學和宗教，那麼宗教仍有它的價值。

一、謙卑：不超過理性的限制

現代科學對世界的態度來自人的謙虛。人知道自己的知識有限，承認有些事無法了解。科學家藉實驗證明他們的理論；若不能做實驗，就不知道事實在哪裡。因此，知識是經過實驗獲得；未經過實驗的理論是不可靠的，不能說是一種知識。在舊約厄里亞藉實驗證明以色列的上主是真天主，而巴耳不是（列上十八20～40）。今天我們不會這樣作，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實驗可以證明天主的存在。從此可知，宗教的知識和科學的知識不同。也許我們可以研究一下科學知識的限度，從這點來談宗教。在西方這個問題是康德所討論的；在中國，按照黃振華教授的解釋，周易早已提出與康德批判哲學類似的思想。1.

有人看書須戴眼鏡，否則什麼也看不清。面對世界人也該戴一種哲學的眼鏡，就是說，人的理智有某種構造。人要理解任何事，必須藉此先驗結構才可能。他無法除去他腦中的眼鏡。具體的說，腦中的眼鏡是陰和陽，兩儀。雖然月亮和太陽是人藉經驗所認識的，兩儀並非後驗的概念。按照周易繫辭傳在此塵世上，人只能看到變易，而且變易具有普遍性。在此世上人找不到永恒不變的事物。這句話不只是指世界，更重要的，它告訴我們，人理性的構造的情況。若我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紅色的，我知道是因為我戴了紅色的眼鏡。同樣，若覺得變易有普遍性，是由於人的理性有先驗能懂變易的構造。

變易的說法提出，從某一種情況到另一種情況、卽兩儀，也說出這兩端屬於同樣的過程，卽太極。太極、兩儀是先驗的概念，它們不繫於經驗，且為科學知識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之基礎。由於太極、兩儀，八卦有三爻。中間的一爻代表太極；上下面的爻代表兩儀。因此，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系統完全來自理性的結構。周易將這先天的結構用到世界上，說明萬物的變化。人的知識全部都在這範疇之內。太極和兩儀在這範疇之外，是其邊界，所以不能當作人知識的對象。人的謙虛就是，不要超越其理性的限制。不過，我們要看，除了知識之外，人與世界是否有其他的關係。

二、超越知識論

朱熹講論道德時，常講仁義禮智信「五常」2.。五常配五行。在這兒我們不必進入他的理論，只要看在這結構下「智」占有什麼地位。我們發現「智」和「禮」配成一對。3.現代的科學證明智慧是一種統制。人的智識越深，他統制萬物的能力越大。「禮」包含恭敬的意義，就是說，除了用知識統制世界，人要與萬物住在一起，要尊敬萬物的存在。莊子有一個故事可以表達這兩個態度：

「惠子謂莊子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…莊子曰：『…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』」4.

面對萬物，人不只要像木匠那樣去判斷某物的用處或没有用，他更要像遊子跟萬物一起生活。隨同朱熹，我們用「智禮」來說明這兩種態度。

如同理性的思辨要求太極使兩儀成為知識範疇的邊界，同樣思辨要求我們尋求「智」和「禮」的共同點。我們所追求的是哲學的基本原則，因為所謂的「智」在這篇文章裏指着全部的知識，包括科學和道德觀念。「禮」也有同樣大的範圍。「禮」在這兒說明人的智慧，不能包容他和宇宙的一切關係。謙虛的人，不只要承認他所知道的有限，更要認清他是萬物中的一個，所以人必須禮遇萬物，而不只是利用萬物。那麼，周易告訴我們萬物都在變；也說我們的知識限於在時間和空間內的對象。若萬物都在變，連人也不例外；他的知識就是變化的一個外表。我們可以用「行」字來描寫此點。中文的「行」有重要地位。可以用來說明人的動作：行為、行政、行進等等，有很多字是由行字合成的：道（甲文[image: image1.jp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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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行字），街、遊等等。上面我們聽到莊子告訴惠施，人的基本行為在於逍遙，在於一種行動。

談「行」字辭海說：「人之步趨也，見說文。按析言之，則爾雅釋宮：『堂上謂之行，堂下謂之步，門外謂之趨。』統言之，則步也，趨也，二者一徐一疾，皆謂之行。」在這兒出發點在於吾人的動作。不過，反省一下就會想起，叫人走路首先來自父母的要求。小孩敢走幾步，因為有母親叫他。「行」本身是一個答覆。孟子說人的道德行為就是一種答覆。看到一個小孩要掉入井裡，我自然地去救他。5.連今天的科學也是一種答覆。人看地球某一地方缺乏水，就想辦法補充。原則上說答覆是來自請求，所以我們要問是誰請求？

三、人生可能性的條件：生生之理

朱熹說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」（朱子語類卷五）。這引自周易繫辭傳下第一章。人的存在完全靠生命，不能離開這原則。孟子曾經說過：「仁，人心也。」（孟子告子上）所以朱熹用「仁」字來說人類理性中的最高的善，可是人的「仁」只是生生之理的一種表達：

「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，而人物之生，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。故語心之德，雖其總攝貫通，無所不備，然一言以蔽之，則曰仁而已矣。」（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，仁說）

從人的角度來看最高級的目標是仁，但仁的可能性全靠生生之理。朱子特別强調孟子的自然道德論。孟子認為人本性有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，結果道德生活就是自然生活。念莊子時，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所謂自然生活。

先要注意到，自然生活，不指經過培養而有好習慣的生活，而是直接從生生之理所得的。因此莊子的輪扁告訴桓公，他不能將他的技術傳給他的兒子：

「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。」（莊子天道）

這個技術，不能用語言去說明，因為它超越人所能理解的，所以好像是神妙的能力。庖丁描寫他解牛的技術：

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卻，導大窽，因其固然。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軱乎!」（莊子養生主）

註釋這段話時徐復觀教授說，庖丁的技術像藝術家的一樣：「庖丁說明他何以能由技而進乎道的工夫過程，實際是由技術進乎藝術創造的過程。」6.創造藝術品是一種天才，而我們上面所提出的自然生活更是一種天才。除非人有生命，他不能思索；除非上天賜他生命，他不能存活。由此可知，人所行的就是答覆天的請求。

四、超越理性的啟示之可能性

中國傳統思想常用道字表示基本原則。這道與天主不一定有什麼必然關係。莊子談庖丁的技術進乎道，大概沒有宗教的意義。宗教的出現，來自人想感謝賞賜他生命的那一位。讓我們研究「道」字，看它是否有這個意思。說文說「道」字是由「辵」、「首」和「止」來的；「首」部僅指聲音而已。後人都想辦法給這「首」部比較豐富的解釋。

不過研究甲骨文專家雷煥章神父與本作者談話時，提出另外一個看法。他說說文若不知某字的原意就說是聲音而已，但從甲文可以看到其原義。第二點值得我們參考的是，古「道」字所謂的首都，在本字內佔有非常大的方位，很難相信没有意思。第三點是，所謂的「首」部在某些字寫法裡並不像「首」字。甲文没有「道」字，但從金文的「[image: image3.jp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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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可以看此字有「行」做外套；「[image: image5.jpg]


」做內部。7.按照雷神父的看法「[image: image6.jpg]


」不是「首」，而是禮儀用的器皿，中間有一把勺子。因此，其意義是，在廟的中走道上人帶禮品奉獻給上帝。後人把這走道由廟裡推到天地，使它變為宇宙的當道。這個解釋和其他哲學用的一些字的來源，像「禮」、「庸」8.相當配合。若是對的話，我們可以利用道字來描寫人對天主的謙虛，和恭敬態度。

可能有人反對我們的說法，說是回到科學前的宗教；其實我們的宗教也符合理性的要求。上面已說過，理智藉兩儀解釋天地之變易，同時提出太極這觀念。然後我們看過宇宙的大原則為生生之理。生是一種行、是一種變易，可是因為超越人的理智，所以不能當做知識的對象，不過還可以用理性，卽兩儀，分析提出像康德實踐理性的要求和假定。這樣，生生必須有來源、卽創造，和結尾、卽最後歸宿，以及一個主宰能把這兩端總合起來。這就是道字所包含的意義。要注意的是，這個道完全有宗教性：創造、最後歸宿、主宰都是宗教的名稱。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人的理性，使人必須承認其存在，但不能說出其內容。唯獨神的自我啟示，才使人懂得其內容。因為人的行為基本上是一種答覆，所以我們可以證明啟示的可能性。

五、先驗理智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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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的圖把本文的理論統合起來。圖分兩部分：行和道。行部包括人類的智慧，卽科學、道德論等等，和萬物的存在，其中有人的存在。藉著科學人是萬物的統治者；藉着禮人也承認他能統治萬物全靠萬物本身，也是與萬物一起遊行。右邊的道部說明萬物的存在有起源和最後歸宿，因此有創造者和使萬物歸於祂的上主。從此可知，科學和宗教各有其範疇，彼此間没有衝突。啟示和經過經驗所獲的知識都有它們的可能性。其次，人的理性結構能用到世界上；首先憑着人反省其理性之邊界而承認他的行為本身是一種答覆。若這答覆變成對主宰的感謝，這答覆才是宗教的源泉。可惜人常忘記感謝他的恩主。聖保祿的話仍然有效：

「其實，自從天主創世以來，他那看不見的美善，卽他永遠的大能和他為神的本性，都可憑他所造的萬物，辨認洞察出來，以致人無可推諉。他們雖然認識了天主，却沒有以他為天主而予以光榮或感謝。（羅一20～21）」

（本位作者為英國耶穌會修士，來華學習國語，準備來日在華人中從事傳福音的工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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